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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书写
——当代书法文本的时代性变革

陈  玉
（天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摘 要：文本为书法之基，书法文本的选用影响书者情感的表达，并对书法创作中技与道的同步精进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书法发展中，着眼“书文相生”的创作理念，厘清书法文本与创作的关

联，梳理书法文本的变革方向，有助于推进书法与文法面向时代、相依互促，可为当代书者“艺文兼

备”的书法实践提供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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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级文化学专业在职研究生。主要从事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与诗文异曲同工，均不可脱离文本而独

立存在。但随着书法艺术性的拔高与文化性的流失，书法界一度出现“重视觉而轻文本”

的现象，甚至视书法为单纯的“线条艺术”“空间艺术”，这显然于书法的长远发展无益。

从民族精神传承与文化“双创”的角度来看，当代书法在守正创新、求变破局的进程中，

首先应当正确把握“文本”这一基础，坚守“书文相生”的创作理念，追求“艺文兼备”

的创作方向，通过文本的选择和文本原创素养的提升，达到“道技合一”的书法境界。

一、从“书文相生”看书法文本与创作关联

“对于书法作品意蕴的表现而言，真正构成书法视觉层面的是由汉字组织而成且具有

一定内涵的文字内容。”[1] 文本作为创作者文化与思想的凝聚之物，具有传情达意的作用，

每每引动读者的情思。而书者选定文本并进行书写时，自然而然地受文中情绪的感染，或

激昂，或沉郁，或陶然。在诗家文人之“文情”的牵动下，书者往往沉浸于文本独有的意

境之中，带动笔画纵横。书者于挥毫泼墨之际，深感诗文之意蕴，产生共鸣与感怀，进而

联系自身境遇，激发强烈的创作动力。比如，读济世安民之诗文，书者豪情壮志油然而

[1] 阮 天 伦：

《论书写内容对书

法创作、欣赏的作

用》，《文 艺 生 活

( 艺 术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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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阅感伤怀乡之作，书者必勾起对故土的眷恋之情。文风开放之时，书者笔墨间洋溢着

激昂与豁达，下笔如龙蛇腾飞，尽显志气；而文坛哀婉之风盛行之际，书者则多从文本中

感念自伤，运笔泼墨，旨在抒发心中郁结之气。

中华传统诗文重视节奏韵律，《诗经》、汉乐府、唐诗、宋词等作为文学作品均可传

唱，诗词之外的赋、文等体裁作品亦朗朗上口、韵律优美，融入顿挫起伏的情感，使其整

体节奏鲜明而富有美感。以诗文作为书法文本，书者往往在起笔、落墨之间受语言节奏牵

引，心怀诗文句读之起承转合，笔端章法也随文本的情绪起落和换气节奏而断连有序、顿

挫生姿，将汉字与文学的音律之美借笔势呈现出来。

明代学者许学夷曾于《诗源辩体》中言：“诗体之变，与书体大略相类。”[2] 文学与

书法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跌宕变化的诗体往往与同时代的书体相互呼应。例

如，汉魏诗歌古拙大气，而此时仍为书坛主流的篆书，则以其不事雕琢的风格与汉魏文风

相契合；唐诗先承魏晋之清丽，后展大国煌煌之风，与此同时，狂放激昂的草书和端庄典

雅的楷书也一跃成为书坛主流。由此可见，诗文作品的形式韵律直接影响着书法创作的气

度风韵。

“文章发挥，书道尚矣”。[3] 早在唐代，书法家张怀瓘就提出了“先文后墨”的书学论

断。他认为书艺的发展应于创作之中尽情挥洒书写内容的文学性，蕴含深刻文学思想的诗

文作品可以对书者的思想形成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其在文本择定和书写过程中接受文化的

熏陶和智慧的洗礼。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书者的文本选择范围愈来愈大，可供选择的文

本类型也日有所增。通过对各类题材诗文的书写，书者在增长文学素养的同时也拓宽了知

识广度，为其心灵的进步提供了指引。当书者对文本内容展开深入的研究时，也就随之踏

上了一条充实头脑、充盈心灵的文化涵养之路。

二、古今相观探析历代书者文本之选取

纵观历代书法文本，以摹写书家碑帖、撷取前人诗文居多，亦不乏学习感悟同时代诗

人或化用其他领域精髓的内容，历代文人士大夫更有诸多“有所感而书”或“有所见而

书”的精品佳作。概言之，古今书法文本大体可分为“自古而选”“取于时人”“发于自创”

三个类型。

（一）书法文本“自古而选”
古代碑帖是研究汉字结构与书体演变的重要文献，最能真实反映古代书家的书写状

态。如《五凤刻石》可供后人研究汉代书体自篆而隶的转化，《颜勤礼碑》可观唐楷之端方

恢宏，“自古而选”的书家碑帖是书法史的见证，也是后人习字的仿效、描摹对象。摹写碑

帖不仅可以汲取古人书法精华，更能为书法的继承发扬积淀底蕴。此外，历代书家多从传

世的诗文中精选书写文本，以点画波折重现文人诗家的生花妙笔。比如，赵孟 曾多次以

汉魏曹植的《洛神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为文本进行创作，其清隽典雅的风格与诗

赋“浩而不烦、美而不惊”的特质相得益彰。董其昌等明清书家更是大量书写了历代经典

[2] 许 学 夷：

《诗源辩体》，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7

年，第 328 页。

[3] 张 怀 瓘：

《书断》，《历代书

法论文选》，上海

书画出版社，1979

年，第 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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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歌赋。自古以来，众多书者从日益丰富的诗文宝库中撷取创作内容，以经典诗文作为

创作文本的传统延续至今。

（二）书法文本“取于时人”
书法以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体现了书法家个人的审美追求，同时也相互感染，尤

其是同时期投契的文人之间更常以笔墨传情。如，宋代书家黄庭坚与苏轼志趣相投，常

有诗文互相唱酬。苏轼曾有一首《海棠》诗，而黄庭坚便以草书笔法创作《临苏轼海棠

诗》。以时人华彩文章入纸落墨自古有之，当代书者也常以现代诗歌、散文、作家随笔为

创作文本。可见，与书者同时期的杰出作品也可引动书家笔意。除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

外，古代书法中亦不乏其他富有哲思、义理深邃的文章、碑文、书信等内容，为书法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外，经学、史学等多领域著作也常有精妙言辞，在充实书者自身素

养的同时，也成为书法创作的重要文本。

（三）书法文本“发于自创”
王羲之《论书》有言：“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4] 此句

强调书法家若将自身的情感与思想蕴于点画之中则其书法自有无法言喻的妙境。在古代，

书者往往兼具文人身份，当他们有所感触、心生情感时便会作文，此时挥毫的内容大多是

有感而发的自撰文。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寒食诗帖》便是有感而书的典范，这些

作品倾注了书家的满腔真情，文辞哀婉动人，笔力更是震撼人心，观之令人动容。正如诗

家常需随笔记下山川、人物、世间万象等见闻，书者同样会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拟成诗文，

并以此作为书写的内容。比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记录了书法家在某日雪停天晴之

后，写家书问候亲友之事，笔意流畅自然，尽显闲适安然之态。而米芾的《淡墨秋山诗

帖》，则是书者自己创作的一首七绝，诗中描绘了秋山暮霞的绮丽景色，同时也抒发了与

故人重逢的喜悦之情。此类作品均为书家将自身所见所感诉诸笔端的经典之作，充分展现

了书法与诗文创作在情感表达上的相通之处，以及书者通过书法记录生活、抒发情感的艺

术追求。

三、以书法文本引领当代书法之变革

在当代书法发展的进程中，书法文本作为书法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对推动书法变

革、提升书法艺术境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挖掘书法文本的内涵与价值，实现书法

与文化的有机融合，可为当代书法注入新的活力。笔者认为，当代书法不仅要在表现形式

上契合时代审美，更要在创作理念和内涵上反映时代精神，这样才能走向新的发展高度。

（一）书法与文法并肩而进。书者书法技艺的提升应坚持“以文观帖、以帖悟文”的

原则。读帖（观帖）乃书家日常。在读帖的过程中，书者应敏锐地捕捉到文本的情感波

动，进而使文本的情感起伏与笔势的顿挫使转紧密相连。通过这种关联，书者能够直观鲜

明地构建起对碑帖范本布局的整体认知，精准解读并分析书法作品的技法与精神内涵。当

[4][ 清 ] 严可

均辑：《全晋文》，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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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者深入理解碑帖的文本并将文本与技法产生关联时，便能超越对“形”的简单模仿，逐

渐形成自我的书法观。在兼顾观帖与观文的书法修习过程中，书者不仅能够增强对单字与

布局的掌控力，使书法作品在形式上更加美观和谐；还能增强文化素养，将文化内涵融入

书法创作中，进而实现书法创作的文化性回归，让书法作品更具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

书法的创作研习不能停留在“技”的层面，更应注重境界的提升。精湛的技法是书法

的基础，但只有将技法与境界相结合，书法才能真正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艺术。因此，

当代书者要加强书写法度与创作意境的结合，通过书体笔势与文本意蕴的和谐统一，将

书法从“视觉艺术”升华为民族精神与个人修养交融互生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书者

既要完善文本，又要利用文本。完善文本，即通过精心选题、立意、改编撰写形成一篇可

读、可思的文章，以此作为书法创作的文本内容。利用文本，即结合文本的用字、结构、

内涵主旨进行笔墨的布局，辅助情感与志向的抒发，承载书者的技艺与思想，让笔锋墨韵

的倾吐拥有具体的指向和契合的载体。法度是书法的基础规范，它保证了书法的规范性和

稳定性；而意境则是书法的灵魂，它赋予了书法独特的艺术魅力。书者要在遵循法度的前

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追求书法意境的提升，使书法作品既具有规范之

美，又具有艺术之美。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贯穿于文学、书法等艺术领域。自古“文道”强调文章不仅

要注重文采，更要承载和传达深刻的思想、道德、文化等精神内涵，即“文以载道”。同

样地，在书法创作中，“书道”则是指书法不仅要追求技艺的精湛和形式的优美，更要通过

笔墨表达书家的思想情感、人格修养和文化底蕴，实现书法艺术与精神内涵的完美结合。

文本是书法作品的思想载体，选择具有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文本，是遵循“书道”的重

要前提。因此，书者要正视文本承载文学思想、传承文化精神的积极使命，将独立人格、

创新思维和人文情怀外化于笔端，借助文本赋予书法更为深邃丰富的思想，通过书法创作

传递积极的书道观念。

（二）创作艺术与时代发展同行
每个时代的书法都烙印着时代印记，反映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现代书论“倡导具

有生命意义的生活书写”[5]。所谓“生活书写”，即书者以敏锐感知力深入当下的生活，将

深刻感悟融入笔端，创作出符合当代审美、富有生活气息的书法作品。笔者认为，要让书

法在当代重获根基与土壤，必须密切其与民众的联系。一方面，要革新优化不符时代价值

观、审美观的文本内容，摒弃陈旧腐朽观念和表达；另一方面，要积极创作富含现代生活

元素、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书法文本，让书法作品贴近当代人生活实际与精神需求，避免

成为“曲高和寡”的艺术，被排除在公众审美圈层之外。

当代书法创作需基于文化发展与审美需求，重构“书文合璧”的创作观。在多元文化

背景下，书法要突破传统模式，通过现代化重构融入现代社会，发挥“记言录史”作用。

这意味着有意义的文本为书法提供了创作灵感和情感依托，书法则通过独特的艺术形式赋

予文本以视觉美感和艺术生命力。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书法艺术的独特

魅力。同时，当代书法要有意增强普通民众的接受力，使其能够较好地体会并欣赏书法之

美。书法文本的选择要避免一味“拟古复古”，不应局限于古代诗词歌赋和经典文献，而

[5] 杨 清 汀：

《历史参照与当代文

本 ——“新 文 化 运

动”对当代书法的

启示》，《西部文艺

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152—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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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当代语言习惯控制文本内容与节奏，要着眼当代生活书写与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内

容——比如现代诗、歌词、散文以及富有理趣的当代文本，进而提高公众对书法艺术的兴

趣和欣赏水平。

（三）书法下沉和公众审美提升
“当代书法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与当代生活和时代精神同呼吸，形成广泛性的

书法话语。”[6] 书法下沉并非简单的形式下沉，而是要让书法真正进入基层、贴近生活，从

群众中汲取并创新创作的智慧与力量。在推进书法下沉的过程中，书者需兼顾书法的文化

性与艺术性，积极将现代化的文学语言、文体结构、课题材料、价值取向应用到文本创作

中，让书法重回公众视野，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自古以来，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

广为流传，关键在于其蕴含的深刻情感能够走入民众心中。当代书法也需要依托具有鲜活

生命力和真挚感染力的文本，在观者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网络技术的赋权，的确改变

了原有的书法传播话语权的关系，直接导致的便是书法传播主体的下沉。”[7] 当下，互联网

环境为书法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手段。一方面，书者可以利用新技术和新渠道，广泛

了解公众对书法题材、风格、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喜好和需求。另一方面，书者可以通过网

络挖掘更多素材，让书写的主题与情感更加贴合公众生活。同时，书者的文本创作与成果

转化也可通过互联网得到广泛传播，与大众产生流量加持下的“共情”。

综上所述，在社会快速变迁的当下，要推动当代书法文本的时代性变革，书者要从大

量深入的创作实践出发，让书法文本与书法创作的观念相合、主旨相称、内容相符、情

感相应，进而以文化视角激荡现代书法发展的活水，依托文本加强对书法表现力的提升

和时代精神的传递。借助文本的立意、情感和时代元素，将书法融入现代美学发展的潮

流之中，使书法艺术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展现时代魅力，形成个性化的笔意

书风。

四、结  语

当代书法正站在传承与变革的关键节点。文本作为书法创作的基石，其时代性变革对

于当代书法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当代书家应纵观古今书法发展的演变趋势，敏锐洞察

时代发展的潮流方向，通过推进书法文本的时代性变革，为书法艺术注入新的活力，赋予

其更深刻的内涵。当下，时代精神体现在各个领域，从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到社会观念

的不断更新，都为书法文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代书家应深入生活，捕捉时代的脉

搏，将这些鲜活的元素融入文本创作中，使书法作品能够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

求，使书法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当书法作品既能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既能让观者在欣赏中感受到艺术

的独特魅力，又能引发他们对生活、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时，书法艺术便真正实现了与时代

同频共振，中国书法才能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持续成为中华文明延续

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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